
巍巍太行，永不停歇的行走歌唱

在沟壑纵横的太行山上，一群盲人背着行囊，相互搭
着肩膀，蹒跚地走过了一村又一庄。他们生活在最底层，
被黑暗永远包围着，却对生命充满了热爱。卖艺，既为糊
口，也是自身价值所在。有了他们，村庄就热闹起来了，也
为传承民间艺术铺设了一道最沉重的底色。

47岁的刘红权先天失明，酷爱民歌，声音苍凉而温暖，
被誉为当代“阿炳”，斩获国际音乐大奖，登上北大百年讲
堂，以他为原型和演员的电影《没眼人》已拍摄、制作中。
他和他的晋豫盲艺人兄弟，用悲壮的歌声和不屈的灵魂缔
造出了生命的精彩。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文/图 发自山西左权

“由于完全看不到东西，无论到哪里，
盲人需要帮助的地方很多。”11月 7日下
午，刘红庆告诉郑报融媒记者，比如，菜在
桌子上，不放进弟弟刘红权碗里，就吃不
着。一次，左权文化局局长田建林陪同采
访弟弟，中午吃饭，他把饭端到弟弟刘红权
手里，刘红权感慨地说:“这辈子算是报答
不了你了，下辈子怎么也睁开眼，报答报答
你啊！”田建林听罢眼眶当场就红了。

刘红庆说，弟弟刘红权是一个乐观开
朗的人。“弟弟刘红权给他们的，是一份对
生活的信心，对未来的憧憬。”

2014年初，刘红权带领的左权盲人宣
传队获得“2013感动山西特别大奖”，这是
社会对他们的最好的褒奖。

今年端午节，在哥哥刘红庆的帮助组
织下，来自晋豫两省的70多名盲艺人在山
西沁县演出《太行瞽书汇》。其中，来自河
南鲁山县的盲艺人杨明明、冯国营、郑玉蓉
等也表演了河南坠子。

2007 年，刘红权主演了浙江卫视导
演、主持人亚妮的音乐故事片《桃花红杏花
白》，故事讲述一个盲人母亲和两个儿子的
故事，他演唱了一首传播很远的《一把黄土
把娘埋》：“桃花也不再红来，杏花也不再
白，一把黄土把娘埋呀，一生算交代。松木
做成了棺来，柏木做成了挡，大红的袄儿穿
身上呀，绿鞋走尘黄。大雪盖坟地来，长明

灯照着你，西去的路上唱开花呀，恓惶随她
去。蛤蟆车烧成了灰来，驮着你把天归，一
生一世这圪蛋亲呀，谁也舍不下谁。桃花
它还会红来，杏花它还会白，红花白花漫山
开呀，开满了咱的怀。”

几个月来，亚妮“神隐”10年拍摄刘红
权及 10名“没眼人”兄弟的感人故事在微
博和朋友圈里持续刷屏。崔永元在北大百
年讲堂为《没眼人》新书首发做了主持人。
为亚妮和 11名“没眼人”摇旗呐喊的还有
贾樟柯、徐文荣、陆川、宫晓东、俞胜利、于
丹等众多名人。

刘红权和他的盲艺人兄弟既是原型，
又是演员。直到今年，这部电影基本拍摄
完毕，正在后期制作中。

58岁的亚妮表示，10年间，每当她筹到
钱了，或盲宣队里有什么事情发生，她就去
一趟左权，摄制组也从一开始的100多人，再
是 20多人，到最后，就剩下她和一个摄像
师。“我拍刘红权及左权盲艺人的故事，不是
为了让人们去可怜他们，而是想让人们感受
这群人在他们的世界里的状态。”亚妮说。

刘红庆表示，亚妮的努力让更多人看
到了洒在太行山的生命原生态的阳光，

“在民间文化传承保护的新环境中，他们
不愿意消失，而希望有新的作为。他们的
肩上有沉甸甸的责任，挺直身躯，放声高
歌……”

深秋的太行山景色怡人，漫山的红
叶，令人陶醉。47岁的刘红权背着行囊，
和队友王明和、王树伟等步履蹒跚地行走
在山间的小路上。

李彦红的年龄最小，40岁，只有他有
微弱的视力，就走在最前面，其他几人的
手搭在前面队友的肩膀上，形成一个直线
形的队列。在经过一处杂草丛生、布满沟
壑的斜坡时，李彦红低头走得很慢，而其
他人仰头向天，脚尖轻轻触地试探后，身
体的重量才敢落下来。

“来了呀！我去给你们搬几个凳子
来，先歇会儿吧。”11月3日上午，在距离山
西省左权县城西南 36公里的石匣乡孔家
庄村，66岁的村民王建明看到几个盲艺人
进村后，赶紧放下手头的农具，笑呵呵地
打招呼，并急忙回家搬来了几个凳子，村
民们也围了过来。

他们是老相识了。王建明曾做过多
年的村主任。他说，在这偏僻山村里，“盲
宣队”艺人们每年一到两次地吹拉弹唱，

“从小到大，听着过来的”。
左权被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

据《左权县文化志》记载，太行山的流浪盲
艺人们已走过一个多世纪。早期单独沿
村卖艺，唱一段吉利祝福辞赋，讨碗赏

饭。1938年，太行抗日民主政府把他们组
织成盲人宣传队，分头深入敌占区，因此，
就成了一支特殊的情报队伍。

“一年听一两次，听了百十回了吧。”
60 岁的村民王爱江说，她是这个村上的
人，又嫁给了同村人，小时候就听盲宣队
艺人们唱，年年不落，热闹的场景跟过年
似的，很多村民都会哼上两曲，“人家出来
就是讨口饭吃，不但不会轰他们走，而且
心里其实也盼着他们来，只不过近些年，
电视节目多了，热情度有点不如从前了。”

对此，王建明也赞同，他和刘红权很
熟悉，来了都是他打招呼，“几十年前是给
一碗饭，把盲艺人们分派到每个住户家
里，晚上管他们住，后来就给点钱，从一二
十块到七八十块，再到二三百块，他们背
着行李，长年累月沿村卖艺，吃千家饭，进
千家门，很不容易。”

从左权盲人宣传队成立78年来，一代
又一代盲艺人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刘红
权的哥哥刘红庆向郑报融媒记者介绍，老
的盲艺人走不动了，又有新的盲人加入进
来。他们在树林、沟地、山岭间行走，全县
200多个村子，每年必须全部走到，挨个村
庄表演，住一夜，第二天清早又再出发，带
走村里给的一点微薄的报酬。

个头不高、声音沙哑的刘红权，1995
年参加左权盲人宣传队。那年他26岁。

母亲也是一个盲人，父亲是一位矿
工，家庭条件艰难，为了给他谋一条生路，
父母咬紧牙关送他到太原盲童学校读
书。10 多年求学毕业后，他在太原从事
按摩工作。而山里的父亲，给他盖了两
间临街的房子，希望他回山里独立开店
有个营生。

刘红权没按父亲计划开按摩店，他加
入了盲宣队。盲宣队是个温暖的集体。
大家边走边唱，虽然路上也辛苦，但比一
个人窝在家里要快乐，发自内心的热爱，
让刘红权很快就成了盲宣队主力。

刘红权告诉郑报融媒记者，在不停地
行走、演唱、行走过程中，他也收获了许
多。因为是一群盲人漫天行走，稍有不慎
就可能坠入悬崖，所以无意中形成很强的
集体意识，“谁也不能掉队”。

“乡亲们非常善良、朴实，给了我们家

的温暖。”刘红权说，他和盲艺人兄弟都面
临着一个不能触碰的苦楚或者煎熬，那就
是都是光棍一条，他们也常戏谑自己，“光
棍多，没有闺女愿意嫁过来。混不上，谁
想跟一个瞎子跑嘛！”

整年游走于乡村，背上的行李背着
一年四季的全部家当。不过，聊以慰
藉的是，他们每个人名下的“儿子”倒
不少。

刘红权的膝下就有30个“儿子”，最大
的 30岁了，最小的还在上幼儿园，都称他
为“干爹”，或“亲家”。原来，乡里孩子体
弱多病担心活不了的，都讲究找个干
爹，最好是残疾人，离本村越远越好，最
好姓刘（取“留”字意）、姓陈（取“成”字
意）。因此，只要干爹来到，一般都会被
隆重地请到家里，享受到“上盘”（炒菜）
待遇，晚上可以睡在干亲家的热炕头
上，而其他盲艺人每个人至少当着七八个
孩子的干爹。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
心采一枝，拿回家去没人爱。二月里来刮
春风，光棍没人好伤心，衣服上破的都是窟
窿窿，还得光棍去求人给缝，光棍有心不去
求人缝，春风吹得腰腿疼……”这首《光棍
苦》，刘红权唱了 20多年，唱遍左权县 200
多个村庄。

2003年8月，著名音乐学家、中国艺术
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到太行山采风
与刘红权及他的盲艺人兄弟们相遇时，刘
红权唱的仍有这首曲子。

田青记得，那是在左权县一处破旧的
戏台下。黄昏，盲艺人们按次排列开来，刘
红权像他无数次演出的那样，为田青演唱
了《光棍苦》和《冯奎卖妻》。

从刘红权唱出的第一声开始，田青便
被震撼了。“他的声音苍凉而又高昂，也许
正因为他看不到观众，不能与观众交流，所
以养成了他向天而歌的习惯。”田青说，“他
只是唱，向着昊昊苍天，唱自己，唱自己的
心中事，唱自己的生活。听他的歌唱，你觉
得他仿佛不是用嗓子在唱，而是用心在唱，

用灵魂在唱，用他的整个生命在唱！”
在刘红权演唱结束之后，田青擦着泪

眼说：“我带你们到北京演出。”
刘红权说，他们没想到，田青教授说

到做到，将名不见经传的他们带到了聚光
灯下。

2003年 10月 10日下午，刘红权和他
的左权盲人宣传队的哥儿们被田青带到首
都师范大学音乐厅的舞台上，田青主持了
这场名为《阿炳还活着》的演唱会。

当时，王昆、崔健、成方圆、宋飞等名
家和上千名学子聆听了刘红权的演唱。
随后，关注盲艺人的人多了。刘红权去
过武汉听过编钟声音，上过湖南电视台
春晚。

2014年 9月 25日，在音乐界久负盛名
的“太极传统音乐奖”颁奖盛典上，刘红权
成为进入这一轮的唯一中国音乐人。第
43届世界传统音乐学会联合主席拉齐亚·
舒坦诺娃为刘红权颁发“提名项目”证书和
奖杯。他与国际音乐大师同台竞技，获得
3万美金的奖励。

沿村行走卖艺吃千家饭讨生活

认了30个儿子的光棍“干爹”

那场国际演出，他得了3万美金

女主播隐匿10年给他们拍电影

想欣赏盲艺人的精彩演出，请扫二维码

左权县石匣乡孔家庄村，盲艺人苍凉开唱。

在山间小路上，蹒跚而行。

电影拍摄期间，亚妮给刘红权递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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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权和他的盲艺人兄弟登台演出


